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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师范大学—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（UIC）一节普通的“常微分方程课”上，

汤涛拿起笔背过身，白板上的方程式便从容流畅地舒展开来。在这优雅的形式之下，

不仅流淌着他对数学的痴迷和热爱，还端持着一颗执着于教育的本心。

在与汤涛的交谈中，他一直强调兴趣对创新人才贯通培养的重要性。任何一门学科

都有其魅力令人在知识的浩瀚无垠中徜徉一生。但困难的是：在兴趣使然的主动和

重复机械的被动之间，我们要如何保留原初的新鲜与好奇？汤涛认为，从基础教育

到高等教育的贯通培养中，要着重把握两个方面的内容：学生的适度成长和教师育

人能力的提升。

汤涛院士：在基础教育受到的“伤害”越大，

成长为创新人才的可能性就越小

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北师港浸大校长 汤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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汤涛指出，过早、过量的超负荷认知和学习，极易消耗人才的终身成长。他举出法

国著名数学家柯西的例子。在柯西将终身献予数学之前，有一段小小的插曲。据说

在孩童时期，柯西父亲弗朗索瓦的数学家好友便发现了柯西惊人的数学天赋，但好

友却告诫他，在柯西完成基本教育之前不要让他攻读数学著作。

天才数学家的成长故事虽显得小众，但借此汤涛想说明的是，兴趣是需要保护的，应

适度为学生的智力发展留白。“如今在基础教育阶段，家长和孩子都太累了。说得浅

显一点，如果一个人天天吃肥肉，待年长一些，他可能见到肥肉就会害怕。”汤涛犀

利地指出，在基础教育阶段受到的“伤害”越大，成长为创新人才的可能性就越小。

“咱们这么大的国家出几个厉害的科学家，是很自然的事情。但我们喜欢人为地加

一些渲染，过度吹捧，整个社会存在这种不正常的氛围，实际上反而是这种不自然

的现象会影响过多人去追求和关注。”汤涛认为，创新人才难以被培养出来的原因

之一，是学校、社会过分焦虑。

回顾中学阶段的数学知识点，仍然是一两千年前经典的数学成果，“这些知识点实

际上是很有限的，这个阶段让学生对数学保持一种兴趣，形成一种思维方式，对它

有热情就够了。但大多数学生到大学后就会对它失去兴趣，原来的热情变成了压力、

恐惧或者厌倦，他们反而希望做轻松一点的事情”。

这种成长的倦怠现象在其他领域也广泛存在。例如在体育领域，人口基数的增加，

促使个体更加拼搏，长此以往的训练，容易带来原创性变少、运动生涯较短、热情

减退等问题。“瑞典著名的运动员瓦尔德内尔，他在大学期间一边学习一边打球，

那时身边并没有特别好的教练，他就自己去钻研。他善于观察对手，并将各国的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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秀技术重新组合。正因如此，瓦尔德内尔四五十岁仍然还在运动场上比赛。”

汤涛说，这和数学人才的培养现实很相似，我国的人口优势并没有被凸显出来。“人

口基数大，但训练方法或者说选拔人才的方式相对‘野蛮’，很多热爱数学的人，

容易被冗长的题海战术消磨掉热情。”汤涛提出假设，如果在中学阶段，学生在数

学或某个他热爱的学科上，只消耗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，到大学以至今后的工

作中就能对该学科仍保持乐趣，以往的学习经历都会变成美好而非痛苦的回忆。汤

涛直言：“所谓数学人才培养，一定要培养他们对于数学的情感。”

教师的精力应着重放在培养下一代身上

计算机时代，数学的很多知识都可以通过视觉或者图像技术去表现，代数、曲线通

过计算机的操作处理变成几何图形体结构后，能让学生直观地对抽象概念进行理解，

增加学生的积极性。“英国一位年轻的数学家、牛津大学教授詹姆斯 • 梅纳德，他

很擅长解析数论，有任何问题都会通过计算机去试一试，技术训练对验证猜想有很

大的推进作用。”汤涛表示，我们中学和大学老师对技术的灵敏度和欣赏度还不够。

而从高等教育的整体环境来看，汤涛指出：“一些名校每年都会比一比招收的状元

人数，这其实是一件很不上台面的事，它并不能证明谁是最高学府。争论谁第一谁

第二，整个社会的角度和观念是有问题的，没有把教育和读书的意义体现出来。”

汤涛继续补充道，现在大学里还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，部分老师把研究放在第一位，

对教学的态度是“能不教就不教”，很多教学成果奖都由一些格式化的理论堆积出来，

这些成果并不能实质地对教学或专业发展有所帮助。

“在整个机制下，教学的认可度很小，因为科研得到的利益太大了。但我们要清楚

地认识到一点，不论是做校长还是做院长、做教授，都应该把自己努力的目标转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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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培养下一代上面去。以前的老师我们称之为园丁，这个词提倡的精神概念才是做

老师的本义。”

因此，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，汤涛认为，培养一批会教书、知识面广的老师

尤为重要。每个学校都应该有一些特别优秀的老师，名师不应该靠包装，应该靠学生

的口碑。在汤涛任职的北师港浸大，就有他心目中的好老师。学校中国语言文化中心

副教授董铁柱的国文课深受学生喜爱，每学期选课时，“抢”董老师的课成为一景。

有学生曾在文字里描述董老师的课堂：“他似乎为学问而生，不仅上知天文，下晓

地理，而且能用通俗易懂、诙谐幽默的方式准确传达。传授知识之于他如堆积木，

满含趣味又乐此不疲……其国文课广受欢迎，每年选修，总是最早抢完，更有甚者，

在‘树洞’上或购或售。”在汤涛心目中，一名好老师的知识面应足以宽阔，思维

应充满思辨。

在触类旁通的基础上持之以恒

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拔尖数学人才是小众的。“靠数学生存、吃饭，这是一小部分

人做的事。”汤涛认为，单从数学领域来看，数学人才可分两类，一类是拔尖创新

人才，一类是有一定数学素养的交叉型人才，根据自身情况和培养目标，他们的培

养方式应有所不同。

“对于拔尖人才而言，高校在机制体制上要有一定的自由度，比如招生类型、考核

标准都需要重新制定。从国内现实的状况来讲，一部分顶尖高校的资源、经验都比

较成熟，他们需要承担起拔尖人才培养的主要责任。”汤涛进而指出，在这个过程中，

其他普通高校若是过多参与，容易降低拔尖人才培养的标准，也容易令机制变得混

乱。因而每所学校在人才培养的目标上应有不同的定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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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对于大多数数学人才而言，在他们的贯通培养过程中，数学作为宽基础可以和众

多学科进行交叉，这一类人才往往对社会整体发展具有广泛而重要的作用。“现在

的学科发展呈交叉态势，数学和物理、力学、电子等应用类的理工科更倾向于融通，

若是能掌握更多在社会发展中摸得着、看得见的学科，与它们建立更多的共同语言，

那么在解决‘卡脖子’问题的过程中，数学便能发挥更多实际效能，做更多贡献。”

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古拉斯 • 内格罗蓬特曾说过：“很多工程学上的僵局都是由根

本不是工程师的人打破的。因为思考问题的角度比智商更加重要，有突破性想法的

人一般都具备跳跃性思维。一般而言，那些拥有广阔背景、多学科思维以及丰富个

人经验的人，才会具备这一能力。”

在众多创新人才身上，汤涛认为他们普遍具备三个方面的潜质。一是基本功比较扎

实，能够与其他学科触类旁通。二是要有接受和自学新知识的能力。世界一直在变化，

要不断更新自己原有的知识体系，“出校园以后，终身学习的能力很重要。所以大

学期间应主要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、接受能力，该教的知识输出 70% 就够了，剩下

的 30% 需要他们自己有兴趣能走下去。能力是大学人才培养的第一要素”。三是要

有持之以恒的精神。“大家的起步可能都差不多，为什么有的人能走得更深更远？

所以我们做科研也好，做工程也好，一定要有往下走的精神。”

今年夏天，汤涛花 40 天时间写完了《UIC 与博雅教育》的初稿。在书稿中，他引

用了许嘉璐先生的这段话：“世界上的学者与教授，几乎有一个共同的性格，就是

当自己认识到一个真理后，都会坚持，都会继续不断地向前走。因此，虽然当前人

类遇到了种种危机，可是，只要我们抓住教育，教育的普及，教育的提高，教育的

博雅，我相信，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。”无论对于教育本身，还是创新人才贯通培养，

每一位教育者、每所学校都应将这样“继续向前走”的精神铭记于心。

来源 | 本文刊于《教育家》10 月刊第 4 期，原标题《减少对兴趣的“伤害”，培养

下一代去解决问题——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北师港浸大校长汤涛》


